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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如何守護 「知識主權」
吳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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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靈鳳誠
邀高伯雨同赴
佛堂門之遊，
除了私交甚
好，更因為同
氣相投。尤其
是對於文史掌
故一途，可說

惺惺相惜。在《讀〈聽雨樓叢
談〉》一文中，葉靈鳳說： 「喜
歡讀雜書的人，對於文史掌故的
著作，總是特別感到興趣的。我
正是其中之一。」 「在朋友之
中，精於這一門學問的，自然要
推高伯雨兄。」 他還說： 「我以
為，寫掌故文章的，可以不避道
聽途說。因為不寫道聽途說，內
容便要缺乏趣味；但是又不可不
辨道聽途說，因為若是不能辨別
誰是道聽途說，誰是真實事實，
那就失去了掌故文章的價值。
《聽雨樓叢談》作者所寫的這類
文章，就有這樣的好處。」

葉高二人，平日不乏往還，
最常見的就是贈書借書。高伯雨
翻譯的《紫禁城的黃昏》出版
後，就曾簽贈葉靈鳳。葉氏日記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有記：
「高貞白摘譯《紫禁城的黃昏》
出版，見贈一冊，原本英文是我
借給他的。」 盧瑋鑾對此箋註
說： 「高貞白先生也向我提及此
事。」 算是一種旁證。許禮平
《掌故家高貞白》一書說： 「是
由修讀西洋文學的女兒，從圖書
館借來。」 怕就埋沒了這一段佳
話。葉靈鳳在收到贈書後，次日
即開讀，日記裏說： 「讀《紫禁
城的黃昏》。高君有些註釋，對

照原文讀起來，增加不少興
趣。」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高伯雨還邀請葉靈鳳到美蘭茶室
喝茶，贈送他為黃濬整理出版的
《花隨人聖庵摭憶補篇》（一九
七○年香港大華出版社出版），
又補足《大華》二期。《大華》
是高伯雨於一九六六年三月創辦
的掌故半月刊，第一期就曾惠寄
葉氏。葉靈鳳曾寫過一篇《讀
〈大華〉創刊號》，自述收到雜
誌後， 「使我很舒服的消磨了一
個夜晚」 。他認為， 「像《大
華》這樣，為談掌故而談掌故的
刊物，不存什麼成見，內容自然
會比其他的更為可觀了」 。在這
篇文章中，葉靈鳳還透露了曾經
向高伯雨借閱《花隨人聖庵摭
憶》抄本的情形： 「前幾年，我
曾將《花隨人聖庵摭憶》翻過一
遍，原書就是向《大華》的主編
人林熙先生借來的，還是抄本，
據說這是最完整的本子，比目前
市上的排印本要多了十多萬
字。」 花隨人聖庵主人是黃濬，
其父黃彥鴻為光緒進士。黃濬畢
業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曾留學
日本，後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
秘書，一九三七年因向日本洩
露國民政府江陰封江軍事機
密，被以叛國罪判處死刑，與
其長子一同被處決。他的 「摭
憶」 記錄晚清民國朝野掌故，史
料價值極高，陳寅恪對其曾有
「未可以人廢言」 之語。葉靈鳳
亦有相似評價，他說： 「如果不
以人廢言，……倒是頗有些資料
的。」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邵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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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中秋佳節，月圓之夜，或前或後與
國慶節相逢。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之
後，每年十月一日，香港市民多了一天公眾
假期，而在香港中秋節是當日不放假，翌日
放假一天，取意是在節日當晚團聚歡慶，第
二天休假，好好休息。

今年中秋節比國慶節早不到一周，而去
年則剛好相反，國慶節早幾天。香港不像內
地有國慶黃金周，若再加上中秋節，會有一
個小長假，各省市民眾都可以趁着秋高氣爽
盡情放鬆，國內外旅遊走走。但是，香港人
其實一早就計劃好，看看能如何利用好這兩
日的假期，若可以與周末相連，也不失為一
個外遊好時機。

香港的中秋，白天仍是艷陽高照，氣溫
大都會至三十攝氏度左右，晚上也不算太涼

快，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國慶。今年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七周年，香港也一如既
往推出了很多國慶日優惠。香港市民及遊客
們都能受惠，諸如：免費乘搭港島電車及天
星小輪，而港鐵則推出七萬七千份禮物給乘
客，國慶賽馬日馬場免費入場，所有電影院
票價五折，還有各大商場及一些食肆，都有
七七折消費優惠，再加上國慶日當晚維港的
煙花匯演，很具吸引力。內地及海外遊客蜂
擁而至，今年香港中秋國慶節假日，又是旺
丁旺財。

中秋與國慶喜相逢，而筆者也在雙節
中，與久違的昔時同學在港重逢。

記得在今年五月母校百周年校慶晚宴
上，遇到了很多幾十年前的中學同學。當晚
大家重溫青葱歲月，共話同窗情誼，並舉杯

致敬恩師。不過，唯獨有一位筆者昔日知己
卻未見出席當晚活動。後來經過另一位在晚
宴中遇到的舊同學輾轉得知，她中學畢業後
考入台灣大學讀醫，學業有成便留在當地執
業。現在除了是一位懸壺濟世的女醫生，更
是三位孩子的母親，可能當時忙於工作未能
來港。

雙節前由滬放假回家，獲校友會好友告
知，她剛好也回港探望雙親。於是三五老友
便相約於銅鑼灣時代廣場茶敘。赴約前思緒
難免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在學校的一
些場景，當時筆者是男社長，她是女社長。
雖然大家不同班，但在課餘時間經常在一
起，為社際各項比賽而組織隊伍，彼此合作
無間，互相情意遞增……唯自畢業後，好像
也沒有怎麼聯絡，加上那個時代也不像現在

通訊這麼發達方便。
九月三十日，終於與闊別三十八年的舊

同學再次重逢。雖然大家外形都有不少變
化，年歲的增長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公平
的。她胖了些，但風采依舊；我呢？她說，
好像矮了些……大家不禁都笑了。四位昔日
舊友就這樣於中秋後，國慶前，在旗海飄揚
的銅鑼灣聊了一整個下午。由兒時回憶到各
自近況，由家庭瑣事至各地時事，由自己的
際遇聊到孩子的成長……四個多小時下來，
卻還未聊完。她相約大家明春帶上家人去新
北市遊玩重聚。

最後，望着大家離去的背影，總有些依
依不捨，尤其是她，子伊。期待着明春之約
早早到來，畢竟人生能有一段近四十年的情
意，是何其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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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岡，原名彭雪珍，一九一四年
生於蘇州的名門望族，父親彭世芳曾留
學日本，是知名植物學家，曾任北師
大、高等女師和北京農大教授。

她還是中學生的時候，經常給葉聖
陶主編的《中學生》雜誌投稿，三次參
加《中學生》雜誌全國徵文，兩次獲得
第一。由於這本雜誌，她結識了同樣是
該刊作者與競賽獲獎者的山東德州人徐
盈，徐盈比彭子岡年長兩歲，他們從書
信往還到戀愛結婚，後又一起在《大公
報》做記者，是報館著名的四伉儷之
一。另外的三伉儷是高集、高汾，蕭
離、蕭鳳，趙明潔、張遵修。王芝琛
說： 「徐盈敦厚溫和、勤勤懇懇、平易
近人，文章翔實而細緻；彭子岡剛勁灑
脫、豪爽卻又親切，犀利的筆鋒帶有感
情。」

一九三四年夏天彭子岡高中畢業
後，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英語系，一九三
六年肄業，擔任上海胡愈之主編的《婦
女生活》月刊助理編輯，為其《生活星
期刊》採寫魯迅葬禮特稿《偉大的伴
送》而為人所知。她化名深入監獄探
訪，寫下《堂姐史良會見記》，向社
會揭露 「七君子」 被捕真相而廣為人
知。

一九三八年在武漢加入《大公
報》，任外勤記者，她曾經給《大公
報》寫過一篇《張自忠將軍會見記》，
張自忠是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陣亡的
最高級別將領。彭子岡一九三八年由胡
繩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後，彭子岡跟
隨《大公報》到達重慶，重慶作為陪
都，當局對報紙審查很嚴，彭子岡的許
多稿件無法通過，於是她投給新聞檢查
較為寬鬆的桂林，由徐鑄成主持的桂林
版《大公報》發表。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四年六
月，她為桂林版《大公報》採寫了近百
篇 「重慶航訊」 ，被稱為 「重慶百
箋」 ，揭露了重慶達官貴人的奢靡，記
錄了抗戰時期的人生百態，是那個年代
桂林版《大公報》的著名品牌。

一九四五年發表在《大公報》上的
《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是她負有盛名的
報道。她以細膩的文字，將毛澤東刻畫
成 「來自鄉野的書生」 ，顛覆了國民黨
對於共產黨的負面宣傳。 「他平靜、沉
着，與人交談自然、坦誠，常用語是
『和為貴』 ，有時也很幽默、風趣。他
喜歡抽煙，會跳舞，處處顯出大政治家
的風采。」

彭子岡與浦熙修、楊剛、戈揚並稱
為抗戰時期新聞界的 「四大名旦」 ，又
與浦熙修、楊剛並稱新聞界 「三劍
客」 。

一九四六年彭子岡和美聯社記者同
赴張家口解放區採訪，寫《張家口漫

步》於《大公報》連載， 「城市秩序井
然，處處洋溢着民主氣氛，人民安居樂
業，作家、學者們都心情舒暢地積極工
作。」

她對於美國大兵強姦北大女生 「沈
崇事件」 的報道、對於日本女間諜川島
芳子的報道，無情地鞭撻了帝國主義面
目。

新中國成立後，她歷任《進步日
報》（原天津《大公報》）和《人民日
報》記者，一九五五年起擔任新創刊的
《旅行家》雜誌主編。

採訪沈從文、吳祖光、姚雪垠、徐
遲、黃裳、靳以等，約他們寫稿、為他
們寫稿，把雜誌辦得有聲有色。《旅行
家》與《新觀察》一道成為那個時代讀
者最喜愛的刊物。

彭子岡在一九五七年被首當其衝劃
為 「右派」 ，後被下放勞動改造。一九
七九年獲平反。

徐鑄成曾經說， 「我覺得子岡的文
章，除立場、觀點正確外，文如其人，
爽直、豪放。而細密處絲絲入扣，綿裏
藏針，皮裏陽秋，所以當時吸引廣大讀
者，篇篇耐人尋味，是富於戰鬥效果的
傳世之作。」

名記者戈揚曾說， 「使我納悶的
是，彭子岡在國統區戰鬥了十多年，她
的那支筆，她的採訪行動，曾使反動派
喪魂失魄，人們總認為她是一個多麼厲
害的女記者，原來卻是如此的樸實、誠
懇、溫柔、可愛，有時還有點傻乎乎
的，天真得像個孩子。」

一九八八年彭子岡去世，農業經濟
學家、翻譯家葉篤莊寫過一幅輓聯：
「有兩隻慧眼，於重重黑暗中，明察秋
毫，鼎鼎大名垂青史；握一管神筆，從
處處間隙裏，寫出雄文，閃閃烈焰照人
間。」

二○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開局起步 『十
五五』 」 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工業
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在會上透
露，我國人工智能已經基本貫穿研發
設計、生產製造、質檢運維等全鏈
條，已有近二百項人工智能關鍵標準
成功研製。而在今年三月發布的 「十
五五」 規劃綱要中，國家已明確提出
「全面實施 『人工智能＋』 行動」 ，
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預計到 「十五
五」 末，中國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規模
將突破十萬億元。

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重塑我們的世界。生產力的躍遷、
產業形態的重構、治理方式的變革和
生活方式的改變，一切都在加速。但
在這片熱鬧之中，有一個問題值得我
們停下來認真思考：當AI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滲透各行各業，誰在定義
AI的知識框架？誰在引導價值觀念
的重塑？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
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
長鄭永年在二○二五年 「前海智庫院
長對話論壇」 上，給出了一個振聾發
聵的判斷。他指出，AI帶來的挑戰
是全方位的，其中尤為值得警惕的是
「被殖民」 的風險── 「當前AI大
模型的 『餵料』 大多來自西方，這可
能導致非西方國家喪失信息主權與思
想主權，陷入前所未有的被 『思想殖
民』 。」

這番話並非危言聳聽。

今天的全球AI訓練數據，高度
集中於西方語料。當大模型以西方知
識體系為主體框架來理解世界，當
AI系統以外部標準來界定 「何為正
確」 「何為好的治理」 ，一種比芯片
斷供更為隱蔽的依賴便悄然形成──
它在潛移默化中重塑一個國家的認知
基座和價值觀念的底層邏輯，甚至在
重構人類的知識圖譜。

今年三月，全球人工智能領域
頂級學術會議NeurIPS（神經信息處
理系統大會）在其二○二六年度徵稿
指南中新增一項條款，規定 「受美國
制裁機構名單中的組織將被禁止參與
投稿」 。僅以 「中國」 為篩選條件，
受影響的實體就達八百七十三家──
華為、商湯科技、曠視科技、中芯國
際、海康威視等國內核心科技企業，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
運營商，以及部分受制裁的高校和國
家級重點實驗室均在列。這些機構不
僅無法以自身名義投稿，其資助、委
託或合作完成的論文也將被直接拒
絕，受影響人員還被排除在同行評
審、編輯等學術服務之外。消息一
出，中國計算機學會發表嚴正聲明，
表示堅決反對；中國科協隨即宣布停
止受理學者參加NeurIPS的資助申
請。

這一事件暴露了一個冰冷的事
實：知識主權的爭奪，已經從學術殿
堂延伸到算法底層。真正的技術自
主，從來不只是 「有沒有芯片」 這麼
簡單，而是 「是否擁有定義技術路徑

的能力」 。中國四十多年的現代化實
踐，蘊藏着豐富的治理經驗和文明智
慧，但尚未充分轉化為具有足夠國際
影響力的思想資源和可計算的結構
化知識數據。誰來定義 「何為好的
治理」 ？誰來決定 「何為正確的邏
輯」 ？這些問題的答案，正從學術討
論轉移到算法底層，構成新型的 「認
知基礎設施」 競爭。

再把目光轉向中國智庫。自二
○一五年《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
庫建設的意見》出台以來，中國智庫
數量已躍居全球第二。然而， 「庫多
智少」 的結構性矛盾同樣突出──優
質知識供給嚴重不足，大量研究停留
在套用西方框架、追逐短期熱點的層
面。更為嚴重的是，在傳統知識環境
下，資料整合、信息梳理本是有門檻
的專業能力，而今這類能力正在被
AI迅速規模化複製。智庫面對的已
不僅是 「發展」 問題，更是迫在眉睫
的 「生存」 問題。

那麼，在這場關乎國家戰略安
全的競爭中，澳門能做什麼？

澳門雖長期受西方影響卻始終
保持中華文明主體地位，四百多年的
「和而不同、多元一體」 的融合經
驗，使澳門天然具備講述中華文明主
體性的說服力。今年八月，《澳門特
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
規劃（2026-2030 年）》正式公
布。澳門 「三五」 規劃主動對接國家
「十五五」 規劃，按「1+4」經濟適度
多元發展策略布局四大新興產業，

高新技術鎖定數字科技、生物醫
藥、集成電路及航天科技四大優先
方向，並關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等前沿細分領域。

澳門雖小，但可以有大擔當。
澳門擁有中葡雙語法律體系、自由港
地位和廣泛國際網絡。在構建中國
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征程
上，澳門可從學科建設、智庫服
務、文化傳承到國際對話等方面發
揮獨特作用。澳門智庫的使命，就
是將中國現代化經驗、特別是 「一
國兩制」 的實踐轉化為具有國際解釋
力的理論資源和結構化知識數據──
在AI時代，為中華文明的數字化存
續與傳播築牢根基。以豐富的中西並

舉、古今同在歷史文化底蘊資源，以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為根基，以
中葡平台和國際網絡為紐帶，澳門完
全有條件成為守護知識主權的前沿陣
地。

AI時代，知識主權不是遙遠的
概念，而是關乎每一個國家認知基座
的現實問題。當大模型的 「餵料」 決
定了一個民族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定
義自身，誰掌握了知識生產的底層邏
輯，誰就掌握了未來。從這個意義上
說，澳門守護的不僅是一座城市四百
多年的文明傳承，更是中華民族在智
能時代的自主知識話語權。

澳門雖小，可以有大擔當，也
應該義不容辭，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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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六日，浙江杭州，多名小朋友和人形機器人進行競速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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